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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与数字:黔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

护研究
*1

李远龙 曾钰诚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广西南宁 530006)

【摘 要】:黔南少数民族众多，“非遗”资源丰富，但近年来黔南少数民族“非遗”面临流失的困境。鉴于“非

遗”内部特性所具有的活态流变性与传承性，为满足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以及自身不断传承、发展的现实需

要，需与产业开发、数字保护相结合。少数民族“非遗”产业聚合发展与数字保护深度融合正逐步成为“非遗”开

发、传承、保护的创新性实践选择与理论模型。其中，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开发需要建立健全少数民族文化

旅游、少数民族工艺品制造、少数民族影像制品开发、少数民族影视文学版权、少数民族文艺演出五大产业发展形

态；数字保护需要打造新型数字化传播模式、建立产业数据信息服务平台以及维护数字版权产业健康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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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困局:黔南少数民族能否走出“非遗”流失的泥潭

黔南是一个地域广阔、少数民族众多、文化传统多元的区域，少数民族“非遗”资源丰富，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

角度出发，贵州对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具有内生性需求
①2
。但由于民众“文化自觉”较晚，2000 年之前尚没有形成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意识，少数民族“非遗”流失令人触目惊心
［1］

。笔者前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黔南实地

调查，发现大多数“非遗”的保存与传承状况不容乐观。天龙镇花灯艺术是贵州省级“非遗”，起源于唐朝，距今已有 1300 多

年历史。1952 年第四代花灯戏剧的传承人萧成模先生第一次接触到花灯(俗称娃娃戏)这项传统戏剧表演，一直“玩”到今天，

从未间断。这一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艺术形式，却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老年人玩不动，年轻人不愿学”，形象描绘了

天龙镇花灯艺术的传承危机，花灯艺术传承人萧成模先生已逾 73 岁高龄，而天龙镇懂得花灯艺术的不足 16 人，且 25%以上的花

灯艺人年龄超过 50 岁，70%以上的花灯艺人年龄处于 30 至 50岁之间，而 30 岁以下的竟无一人。据传承人萧成模先生估计，如

若再不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省级“非遗”天龙镇花灯艺术将在 5 年内流失。而国家级“非遗”安顺地戏、毛南族打猴鼓舞的

传承境遇相较于天龙镇花灯艺术情况稍好，但同样面临人才流失、表演者老龄化、经济效益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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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种丛书》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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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少数民族“非遗”后继无人的隐忧值得社会关注，且民间艺人社会地位低下，生活缺乏保障，日子过得很窘迫
［2］

。现

有制度缺乏保障传承人生存发展权利之规定，社会公众也忽视了对传承人生活状况的关注，加上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状况、思

想观念等因素的制约，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生存与发展处境逐渐恶化。以肇兴侗族传统工艺为例，肇兴侗族传统工艺

品的产业化水平较低且制作技法复杂，工序繁琐，一件好的工艺制品要经布图、疏缝、压线、包边、配色、修饰等一系列工序。

传统工艺品往往凝聚了手工艺者对生活、情感的理解与总结，是一种典型的智力生产活动。家庭作坊式生产虽然能够造就精美

绝伦的艺术品，但与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生产效率背道而驰，一件纯手工艺术品从开始制作到最终完成一般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即便完成也不一定能立即售出，无法及时产生经济效益，经济因素成为制约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最大障碍。在黔南，

多数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人生活在当地贫困线以下，仅仅依靠传统手艺赚取微薄的收入度日，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更

别提“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了。

黔南少数民族“非遗”是指在黔南地区，特定的少数民族、族群世代相传的、作为该少数民族文化和社会特征组成部分的

智力活动成果
［3］

。“智力活动成果”形象生动地揭示出“非遗”的本质内容:信息。“非遗”具有非物质性，是无形流态的，这

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大多数“非遗”需要借助物质载体予以呈现，例如壮族铜鼓习俗需要借助铜鼓这一物质载体才能展

现，侗族芦苼音乐艺术也需要芦苼这一少数民族乐器才能演奏，但这并不能得出铜鼓与芦苼是“非遗”的命题。黔南少数民族

“非遗”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既是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与总结，同时又根源于人的精神劳动与技术创造，反

映出本民族、本族群、本部落的自身特征与习俗文化。因此，黔南少数民族“非遗”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时间推移、

社会进步、思维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发展。黔南少数民族“非遗”是传承人口传心授的，是特定族群世代相传的非物质的(无形的)

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其扎根生存于民间。对其保护应当借助数字技术，树立积极的产业化发展理念。

二、产业聚合:黔南少数民族“非遗”开发路径

1．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聚合发展的现实条件。如果能将贵州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产业化相衔接，通过产业

合作社的专业化运作，将其商业价值潜能最大化释放，不仅能促进黔南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发展，而且从宏观上能够带

来可观的收益，促进黔南经济发展转型。现阶段，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聚合发展存在以下有利条件。

其一，政策红利与引导。2014 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立即在中国掀

起了一阵创业的热潮。紧接着国务院跟进出台一系列支持创业创新的政策，如 2015 年 3 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

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2015 年 6 月正式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其目的是鼓励、引导、支持个人或者企业通过创办公司、合作社等形式，更多地投入到产业开发

与建设进程中去，这无疑对促进黔南少数民族“非遗”的创业创新具有推动作用。《指导意见》中提到要加大创业的扶持力度，

强调对创业创新的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和引导；《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强调，在少数民族“非

遗”资源丰富地区推进实施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文化产业，把少数民族优秀非物质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少数民族文

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4］

；《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加强对具有发展前景的少数民族“非遗”项目进行生产性

开发与保护
［5］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 4章第 37条规定，国家支持合理利用、开发具有少数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非

遗”项目文化产品和服务。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体现出国家对创业创新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为少数民族“非遗”实现产业聚

合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指出，传承人是民间文化遗产存续发展的主体和主要动力，

非遗保护，说到底就是对非遗传承人的抢救和保护
［6］

。实现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聚合发展，不仅要求实现演艺、摄影、

文学版权、手工艺等产业形态的多元建构，更在于通过构建专业化合作社或者平台，吸纳汇集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及

相关技艺技能的掌握者，将“非遗”创作智慧、技艺、传统聚集统一起来，融入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理念，通过专业化经营、产

业化投入、数字化传播等形式产生经济效益，从而惠及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及民间艺人。例如，2014 年小黄村村委会

通过集资募款、国家拨款、技术入股等多种形式筹办建成了从江县小黄传歌河侗族大歌专业合作社。国家对合作社的筹办提供

了 20 万元启动资金。侗歌艺术家加入合作社，可以向政府领取 3000 元的补助金用以改善生活，且入社无需自掏腰包，凭借自

身技艺入股，合作社所获收益 60%将分配给入社的侗族大歌传承人及其他艺人，40%将留作合作社的发展资金，使全村 90%的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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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艺人脱离贫困。此外，国家为少数民族“非遗”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技术指导与人才培训，夯实少数民族“非遗”专业合作社

的发展基础，推动少数民族“非遗”产业聚合化进程。

其二，保护与发展理念的制度化趋势。文化产业在贵州是一个值得发掘的领域，国际上“以文化为基础促进发展，用文化

多样性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多样性”的经验值得借鉴，也是贵州少数民族“非遗”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7］

。据统计，我国

文化产业整体发展较为缓慢，虽呈逐年上升之势，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明显。在全国范围内，虽然贵州少数民族“非

遗”资源丰富，但产业化进程与全国其他城市横向对比也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贵州文化产业发展仍存在广阔的空间，潜力巨

大。贵州文化产业发展离不开制度的激励与保障。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的数字

化转型的作用日益凸显。“产业发展，制度先行”，实现以少数民族“非遗”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制度保障

不可或缺。令人欣慰的是，2015 年 9 月 7日，《文化产业促进法》起草工作正式启动。早在 2014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传媒大

学举办的主题为“全媒体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国际传播与法治建设”第六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论坛上，与会专

家学者就已针对《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制定与实施展开深入的探讨与论证。《文化产业促进法》的核心内容是“明确政府在促

进文化产业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义务，加大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支持与投入力度，确保民众能够享受更好的文

化产品”。实现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聚合发展，离不开《文化产业促进法》的保驾护航，《文化产业促进法》对于增强

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的竞争活力，促进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转型升级将发挥重要作用。

2． 充满活力的黔南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在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之中，有许多可以通过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开

发成为旅游卖点的产品，激发“非遗”内在的价值潜能。就现阶段黔南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状况来看，以少数民族风俗

传统(节庆)为中心的旅游产业开发最具潜力。例如通过举办布依族蜡染艺术节、布依族“六月六”祭祀仪式、侗族大歌文化艺

术节等，吸引慕名而来的游客，创造了巨大的影响与经济价值。随着黔南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与之相关的传统手工

艺、饮食、歌舞均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在 2012 年贵州凯里举办银饰刺绣博览会上，黔东南自治州同与会嘉宾共谋少数民族

“非遗”保护对策，其中在非物质文化、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领域达成 62项合作文件，合同金额高达 121．64亿元人民币
［8］
。

贵州小黄村是“侗歌之乡”，也是传说中的侗歌发源地，是原生态侗族大歌保存最为完整的地方之一。除了小黄村村民重视侗

歌的传承之外，与侗族大歌实现产业化聚合发展密不可分。小黄村近年来致力于发展旅游产业，而作为“侗族大歌之乡”，小

黄村利用现有资源大力发展侗族大歌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实现了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3． 技艺精湛的黔南少数民族工艺品制造产业开发。民族工艺品是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中最受游客青睐的内容之一。他

不仅满足了本民族基于仪式、情感、信仰而对少数民族工艺品的现实需要，也是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的渠道和途径。在贵州

“非遗”名录中，少数民族手工技艺共有 17 类，这些手工技艺所生产的产品蕴涵丰富的民族智慧，技艺精湛
①3
。有些少数民族

手工艺品并不以交易为目的，更多的体现实用价值，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例如游客赞美布依族的蜡染工

艺品制作精美绝伦，纷纷购买用作装饰。事实上蜡染工艺品更多承担的是布依族的信仰习俗职能，在重要的日子，如满月、结

婚、丧葬之时，布依族村民都要穿上蜡染制作的服饰，以表达自身的情感与尊重。在产业聚合发展理念的指引下，这些少数民

族工艺品的价值潜力均能得到释放与激发，形成一条完整的少数民族工艺品制造产业链，创造出巨大的文化产业经济价值。

4． 愈受重视的黔南少数民族影像制品产业开发。随着国家愈发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产品开发，少数民族影像制品产业也得

到极大的发展。黔南少数民族表演类“非遗”资源丰富，这为发展少数民族影像制品开发产业提供了丰富资源
②4
。黔南少数民族

3 ①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民间手工艺共有 17 项: 苗族蜡染( 丹寨县) 、石桥古法造纸( 丹寨县) 、剑河锡绣制作工艺

( 剑河县) 、苗族服饰文化( 雷山县) 、苗族银饰工艺( 雷山县) 、苗族芦笙文化( 雷山县) 、思州石砚制作工艺( 岑巩县) 、

布依族土布制作、扎染工艺( 罗甸县) 、水族马尾绣( 三都县) 、牙舟陶器制作技艺( 平塘县) 、玉屏箫笛制作工艺( 玉屏县) 、

小屯白棉造纸工艺( 贞丰县) 、乌当手工土纸制作工艺( 贵阳市乌当区) 、花溪苗族挑花制作工艺( 贵阳市花溪区) 、彝族赶

毡制作工艺( 威宁县) 、马场乡苗族大筒箫的制作与演奏( 盘县) 、茅台酒传统酿造工艺(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

4 ②贵州少数民族表演类“非遗”主要包括四大类别: 民间音乐类、戏曲、杂技、舞蹈，其中民间音乐类有 6 项; 戏曲类有 8 项;

杂技类 1 项; 舞蹈类 1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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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音乐、杂技、舞蹈类均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技术与数字化手段，录制转化为类型多样的影像制品。例如黎平县的侗戏、

从江县小黄村的侗族大歌、荔波县的瑶族打猎舞等均可以录制成 DVD、VCD 等少数民族影像制品推向市场，或者摄制成视频，上

传互联网，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大众化的，集教育、科普、娱乐为一体的影像文化产品。

5． 推陈出新的黔南少数民族影视文学版权产业开发。黔南少数民族文学、知识“非遗”资源丰富，这也为少数民族影视

文学版权产业的发展带来契机。这需要善于发掘黔南地区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合理利用“非遗”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中的少数民

族经典元素，突破载体局限，适时推陈出新加入时代元素，展现时代风貌与气息。可以将黔南少数民族民间传说、神话改编成

为电视剧、电影，形成大批脍炙人口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塑造一系列少数民族经典人物形象。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予以提炼，

通过电影摄制、游戏开发、动漫设计等方式，实现黔南少数民族影视文学版权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6． 独具特色的黔南少数民族文艺演出产业开发。黔南绝大部分少数民族“非遗”均通过肢体表演的形式向世人展现其特

有魅力，例如荔波县的瑶族打猎舞和侗族大歌、从江县的瑶族长鼓舞、三都水族自治县铜鼓舞、平塘县毛南族打猴鼓舞等均通

过舞蹈、音乐的形式体现，并且舞蹈、音乐集中展示了少数民族的鲜明特色。一场大型少数民族歌舞表演，就是一个展现少数

民族文化特质的契机。民族戏曲、民族舞蹈、民族音乐相互交融，借助数字、舞台设计、激光等技术，能够给观众带来一场少

数民族文化艺术的视觉盛宴。贵州省从江县借助小黄村少数民族“非遗”“侗族大歌之乡”这一平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通过

合作社组建起一支专门从事商业演出的专业化队伍，活跃在贵州全省各地，并已经创造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

三、数字传播: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出路

“非遗”归根结底是信息，利用数字技术可以使黔南少数民族“非遗”在互联网这个极宽极广的范围内传播，同时以互联

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也为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聚合发展创造了机遇与条件
［10］

。

1． 塑造黔南少数民族“非遗”新型数字化传播模式。黔南少数民族村落虽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是很多少数民

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其“非遗”的传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各类“非遗”大多只在族群内传承与发展。例如黔南小黄侗族大

歌并无成文的歌词，也无乐器伴奏，侗族村民世代传承主要依靠学习唇语与掌握嘴形，并通过侗语演唱出来。伴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以及与汉民族接触日益增多，黔南部分少数民族语言逐渐为汉语所取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流失也直接

影响到黔南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承与传播。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也影响到“非遗”内容的传承，不少少数民族“非遗”在传播过

程中丧失了原真性。且黔南少数民族“非遗”的传播途径较为单一，现阶段主要通过动态面对面传播与静态展示传播
①5
，较少借

助互联网与数字技术
［10］

。保护发展好黔南少数民族“非遗”，必须要打造新型数字化传播模式，让少数民族“非遗”活起来。

我们可以借助数字动画技术用于还原黔南少数民族“非遗”的发展过程、制作流程、工作原理等动态效果演示，也可以将表演

类“非遗”转化为数字动画，从“非遗”演出艺人的着装到面部妆容，从形态到发声，既保持原味少数民族“非遗”文化，又

能符合观众的审美情趣，再通过可爱的人物造型、夸张的动作表情提升动画的娱乐性，使更多观众通过互联网了解黔南少数民

族“非遗”，增强观众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播意识
［11］

。例如，借助石头寨风景区旅游产业的开发，布依族蜡染逐渐为人们所

熟知。作为“蜡染之乡”，石头寨村委会于 2013 年制定发展规划，通过借助“蜡染之乡”的品牌号召与数字技术的传播媒介，

与电商、视频制作商、视频聚合平台进行深入合作，让布依族蜡染走进互联网、走进交易平台、走进寻常百姓生活，提升布依

族蜡染的认知度。石头寨村通过建立“布依族蜡染工坊”的专业化合作社与电商平台阿里巴巴进行合作，通过阿里巴巴旗下的

天猫、淘宝等互联网交易平台进行在线交易，线上、线下产品推广与销售联动，形成多渠道、多门类、专业化的多元销售模式。

数字技术的运用为布依族蜡染的推广与销售打开了一扇窗，极大提高了布依族蜡染手工艺人的收入与生活质量，在带来经济效

5 ① “非遗”动态面对面传播主要指，面对面的口传心授; 开办双语教学的学校，请能够讲述本民族语言的传承人进入课堂，

面对面的教授学生语言课( 主要限于口头与肢体传播) 。与此相同的还有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的传播，其传播途径则仅有师徒传

承。仅有少量“非遗”在互联网上传播，其它的曲艺只能通过传承人的口中听到，数字化记录还未健全，目前也只能通过口口

相传。静态展示传播是指，通过展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渠道展示普及少数民族“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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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布依族蜡染的传承与保护。

2． 建立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数据信息服务平台。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具有超强运算能力的计算机、充足的带宽

以及丰富的软件设计使网络功能多样化程度得到不断提升
［12］

，为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的多元化聚合发展带来可能。建立

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数据信息服务平台，为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平台借助数字技术，

收集聚合了黔南少数民族聚集区域优质“非遗”资源，收录了黔南相关产业信息，为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聚合发展提供

数据信息检索、咨询、评估、登记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开放性的服务，架设了“非遗”产业与数据信息平台之间

的桥梁，极大推动了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信息的交流与互动，对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发展发挥着

重要影响。

3． 维护黔南少数民族“非遗”数字版权产业健康发展环境。长期以来，版权侵权因其成本低、查处难度大、手段隐蔽而

成为知识产权侵权的重灾区，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数字化同样也面临侵权泛滥的窘境。数字技术虽有利于少数民族精品

文化作品广泛传播，在获取更多关注与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加大了自身被侵权的风险。利用数字技术，不仅未经授权获取他人

版权作品资源“易如反掌”，而且加速了盗版作品的传播，因缺乏监管，互联网渠道的盗版作品可以用“唾手可得”来形容。

有的作家甚至打出“百度文库不死，中国原创文学必亡”
［13］

的口号来声讨网络服务提供商百度文库的事件。数字技术是一把双

刃剑，使用合理将推动少数民族“非遗”产业聚合发展，振兴少数民族文化版权产业，使用不当将陷入侵权的泥潭，难以脱身。

在“互联网+”与数字化浪潮中，我们唯有趋利避害，加大版权保护与侵权查处力度，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方能实现跨越

发展。可喜的是，近年来全国范围不断开展针对侵权盗版的查处行动，不断加大针对侵权盗版的执法力度，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例如旨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专项治理行动“剑网行动”于 2010 年以来已连续开展 6 年。2016 年 7 月 12 日，四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 2016”专项行动的通知》，“剑网 2016”专项行动正式启动。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

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需要良好的发展环境与秩序。黔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因其版权保护意识的匮乏，更应加大版权侵权的查处

力度，防止优秀少数民族“非遗”作品流失，以维护黔南少数民族文化权益免受侵害。

数字技术在为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更多路径选择。我们可以“以点带面”，

将黔南少数民族“非遗”产业开发与数字保护相融合的模式与经验进行复制，继而向全国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或者“非遗”

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域进行推广普及，实现我国“非遗”的自我“救赎”与聚合发展，通过建立健全以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少数

民族工艺品制造、少数民族影像制品开发、少数民族影视文学版权、少数民族文艺演出为核心的少数民族“非遗”多元产业发

展形态，构建少数民族“非遗”数字化产业生态链，打造少数民族“非遗”新型数字化传播模式，建立少数民族“非遗”产业

数据信息服务平台，维护少数民族“非遗”数字版权产业健康发展环境，将最大限度提升少数民族“非遗”产业核心竞争力，

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使少数民族“非遗”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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